
第 1章 

炎炎夏日，枝頭的蟬兒唧唧的叫喊著，就連翠綠的枝葉也在強烈的艷陽攻擊下顯得有些

萎靡不振，可是易穆德縱使汗流浹背，卻始終不捨得移開目光。 

或許不是不捨，而是不敢，深怕眨眼的瞬間，那個站在放生池前的身影，會如同幻影一

般消散在眼前。 

易穆德今日只不過是閒來無事出門走走，正好碰上了山上的小廟辦法會講經，他覺得無

聊就往後頭逛逛，卻沒想到會見著一個穿著一身素色衣裳的女子，側著臉站在放生池前。 

那女子很美，不是那種空有外表的美人，而是打從骨子裡的美，一身柔弱身姿即使穿著

粗布素衣，也遮掩不住一身清麗脫俗。 

她一頭又黑又直的長髮被隨意用一條素色髮帶給紮成了一把束在身後，臉上未施脂粉，

但是肌膚在灼熱的艷陽下卻透得像是在發光，紅艷艷的唇搭上一雙水眸，眼神輕掃而過

都是風華，也讓易穆德在那一剎那之間，以為自己的心跳瞬間停了幾拍。 

「一眼動情」四個字，以前只以為是文人空想出來的情思，現在他卻是真真實實的體會

了一把。 

他就這麼靜靜的看著她，整個人的魂像是都讓她給勾住了一般，她長長的睫毛像把小刷

子刷呀刷的，就像刷在他的心上，癢癢的讓人渾身都不對勁，尤其是當她看過來的時

候……易穆德只覺得世界都沒了聲響，像是只有眼前那個人的存在一樣。 

他當看風景一樣看著人，卻不知道自己也是他人眼中的一道風景。 

阮芝盈剛剛也是因為法會無趣，所以才走往放生池這裡散散心的，卻沒想到有人也抱著

跟她一樣的想法，她才一轉頭，就看見了那穿著一襲青衫的男子，她的腳步再也挪不動，

一雙眼直勾勾地盯著那男子瞧，直到驚覺這樣的窺視太過失禮，才收回了眼神，低低的

垂下頭去，可那一道青衫卻仍是在心裡留下了痕跡。 

她咬咬唇，心頭有著從來沒有過的悸動，心下忐忑又有些後悔，自個兒今日也不知道是

不是收拾齊整了，深怕在他眼裡自己有半點的不好。 

感覺似乎過了很久，其實不過就是幾個呼吸的時間，兩人各自有著自己的小心思，只是

臉上都不顯。 

直到易穆德忍不住心中的渴望，打算直接上前問問佳人的名字，才剛踏出一步，那姑娘

卻像是被猛地嚇了一跳般，連連退了兩步，他正想提醒她小心腳步，後頭就是放生池的

時候，那姑娘已經踩上池邊的青苔，一個重心不穩，整個人就摔了下去。 

易穆德這時候也顧不得其他了，幾乎用了自己最快的速度，在她剛落水的瞬間就攔腰將

她摟住，只是最後也沒能夠扭身順利回了岸上，只能將她的頭顱按在自己胸前，下一刻

兩人雙雙摔進池子裡。 

一般寺廟後頭的放生池多是後來再開挖的小池子，池面不廣且淺，只是這山上的小廟卻

是不同，是一位僧人特意在這池邊蓋立的廟宇，別的不說，這池子看起來雖然也不大，

深度卻是不淺。 

這也是他上山前才從他人口中聽說的，卻沒想到現在就能夠直接試驗看看這水有多深

了。 

只能說幸好他們是摔落在池子的周邊，即使水有點深度，也不過就是他一個大男人的高



度而已，他站直了身子，還是可以從水中探出頭來。 

他也顧不得檢查自己現在是不是滿身的狼狽，連忙低頭看著剛剛被他壓進懷中的女子，

有些急促又擔憂地問著，「姑娘，妳……沒事吧？」 

剛剛被猛地一壓，直接撞上了某人結實胸膛的阮芝盈只覺得鼻尖一酸，眼眶不爭氣地紅

了，看起來就像是一副受驚過度而惶惶不安的樣子。 

見那水盈盈的眸子裡染上濕意，易穆德忍不住心疼了起來，恨不得把這個可憐的姑娘就

這麼抱在懷裡不鬆手，可他還有一絲理智尚存，知道這放生池畔畢竟是人來人往的地

方，即使現在四下無人，他也不能就這麼唐突了她。 

他看她像是被嚇得說不出話來，手一托把人送上了岸，自己走出放生池，若是不看兩個

人渾身濕漉漉的樣子，倒是一副才子佳人偶然相遇的美好景象。 

「謝……謝公子。」阮芝盈細柔的聲音顫抖地說著，一雙眼睛水汪汪的望著他。 

易穆德心中一動，覺得自己像是要被淹沒在那一汪深潭裡，啞著聲音道：「不！都是我

的錯，是我不小心嚇到姑娘了，還望姑娘不介意我的唐突才是。」 

阮芝盈沒說話，只是輕輕抿了抿唇，看著眼前這穿著青衫的男人卻是越發的順眼了。 

兩人相對無言，易穆德倒是有心想要打破這沉默，只是又想著一上來就直接問她的芳名

還有住處，是不是太過唐突了點？ 

可要是不如此，難道就這麼眼睜睜的看著這個好不容易勾動他心魂的小娘子離去？那跟

讓咬到嘴巴裡的鴨子飛了有什麼兩樣？ 

只可惜話還沒問出口，一道煞風景的聲音就喳喳呼呼的從前頭那裡傳了過來。 

「主子，您還好吧？主子！您衣裳怎麼都濕透了？」一個不過十來歲左右的少年衝過

來，圍著易穆德團團轉，明明不大的年歲，卻像個老媽子一樣，出口就是一連串的關心

叮囑。 

易穆德現下可無法體會這臭小子的一片護主之心，這死小子橫插進來，讓對面那本就害

羞柔弱的姑娘一下子又嚇得連退了兩步，讓他的心又揪了起來，就怕她又滑進池子裡。 

雖然現在日頭正熾，可那池子裡陰涼不說，就是這一身衣裳濕答答的，也容易染上風寒，

就她這看起來嬌嬌弱弱的身子，要是就這麼病了那可怎麼好？ 

他想了許多，可是最後還是沒來得及說出口，此時正逢前頭的法會告一段落了，不斷有

嘈雜的人聲往放生池這裡靠近。 

那姑娘就像是受驚的粉蝶，咬咬唇，微微蹲低了身子行了個禮，接著就頭也不回往山下

的方向跑了。 

易穆德正想追上去，可身邊的小廝一邊叨念著他得趕緊換了衣裳免得著涼，一邊拽著他

的手不肯放，讓他是又急又氣。 

「行了，快放手，你主子我有正事要辦呢！」 

明月跟在易穆德身邊也有兩、三年了，哪裡不明白自家主子的性子，要真的有什麼正經

事可辦，哪還會流落到這等地方來，所以半點也不信他的話，手還是扯得緊緊的。 

「主子先把這身濕衣裳換了才是正經事呢！」 

不過就是幾句話的功夫，等易穆德使了勁頭，把明月一起往前拉，想找尋那姑娘的蹤影

時，哪裡還見得到人。 



他心中一片悵然，一種莫名的空虛感瀰漫在心間，俊秀的臉上泛起微微的失落。 

明月第一次見到自家主子這麼有「文人作派」，心中也不由得惴惴不安起來，自己該不

會真的誤了主子什麼事吧？ 

可剛剛那不過就是一個普通的姑娘……好吧，硬要說的話是一個挺漂亮的姑娘，但自家

主子可是不愛女色出了名的，難不成還真能讓一個鄉下姑娘給迷了心魂不成？ 

「主子……要不我讓方大哥他們去打聽打聽剛剛那姑娘的消息？」 

易穆德瞪了他一眼，把他看得心虛地垂下頭去，才淡淡道：「罷了，不過就是一面之緣。」 

他知道自己的婚事不是能夠隨他心意的，即使他的確動了心也不成。 

但……如果兩人真的有緣，能再見面呢？他在心中反問自己一句。 

若是如此，他就會將這當成是上天所賜的姻緣，就是強求也要爭上這一次，再也不放手！ 

或許真是老天聽見了他的願望，在易穆德以為那個纖弱的身影只能成為心中一段美好回

憶的時候，兩人再度相遇了。 

與上回隔了不過十來日，易穆德牽著馬走在河畔，抬頭一望，她怔怔的站在河畔不知道

在望著什麼，兩人的眼神就這麼隔著一條輕淺的河水遙遙相望。 

他只見著她淺淺抿唇一笑，壓抑了十來天的想念瞬間蜂擁而上。 

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便害相思。 

他活了二十年，何曾嘗過這般把一個女子放在心上的滋味，卻沒想到一朝栽在這只見過

一面的姑娘身上，就這般輕易的懂了什麼叫做相思。 

易穆德不是沒有想過，自己草率決定要跟她攜手白頭有多麼衝動，這些日子的輾轉反

側，也讓他用唯一一點理智給壓下了，殊不知這一次次的說服，更加證明了他對她始終

無法放下。 

思及此，之前曾說過若是能夠再相見，他可不會再輕易放手的誓言瞬間浮現在腦海中。 

「明月。」他輕輕喚著跟在身後的小廝，眼裡閃耀著光芒。 

明月自然也看見了站在對岸的那位姑娘，自打上回擾了主子的「正經事」後，他哪裡還

敢擅作主張替主子作主，今日自始至終嘴巴都閉得緊緊的，不敢多哼一句，只是心中的

好奇讓他忍不住，也跟著主子的目光多看了那姑娘一眼。 

上回他就覺得這姑娘算是好看，可想著再好看也不過就那樣吧，他家主子也挺好看的。

可也不知怎麼著，這姑娘是越瞧越好看，他讀書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就是那種看了第

一眼，就會忍不住想繼續看第二眼，看了第二眼還想再仔細瞅瞅細節的那種好看。 

這一看就忍不住出了神，直到聽見易穆德喚他，他還愣了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趕緊低

下頭，「主子，有什麼吩咐？」 

他那一時的恍神易穆德沒有注意，而是用種志在必得的口氣吩咐著，「你主子想要成親

了，你知道該怎麼做吧？」 

聞言，明月忍不住打了個冷顫，神情滿是驚恐地抬頭看著自家主子。 

主子喂，總共就見了兩次面，連人家姑娘姓啥名誰都還不知道，就說要成親，這會不會

太草率了？ 

最要緊的還不是那姑娘，而是京城裡還有夫人在呢，若隨隨便便的成了親，回了京裡頭

要怎麼跟夫人解釋？ 



他心裡一串兒的話都還沒說出口，就看著易穆德斜轉過頭，睨了他一眼，那雙眉尾微挑

的丹鳳眼看似含著笑，眼底卻沒有半分玩笑味道。 

明月只覺得心重重一跳，連忙垂下頭應道：「明白了，小的立刻就去處理。」 

現在唯一能夠慶幸的，就是自家主子看上的是一個還梳著少女髮式的姑娘家，而不是已

婚婦人這點了。他在心中苦笑暗忖著。 

只是看著主子像瘋魔一樣要跟一個鄉下姑娘成親，他已經不敢想等他們回京之後，夫人

會是什麼臉色了。 

他忍不住又打了個冷顫，默默地退了下去。 

嗚嗚，明明夏日還沒過去，怎麼他現在就已經感覺到冬日的冷意了？ 

阮芝盈站在河畔，看著對面那依舊是一襲青衫的男子，臉頰上浮著淡淡的紅暈，嘴角卻

是掩不住喜意，輕輕地往上勾著。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那日在放生池見過一面後，他的身影就日日夜夜在腦子裡徘

徊不去。 

那人穿著一襲青衫，看起來挺文弱的，臉白得像剝了殼的雞蛋，和村子裡的漢子們完全

不同，可是那日被他緊緊壓在胸前的時候，她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他絕對不是那種風吹了

就倒的沒用男人。 

一想到這裡，她的臉忍不住又紅了紅，她覺得自己或許是得了傻病，才會這樣傻傻的隔

著一條河看著那男人，好半晌都挪不動腳步。 

她還是第一次瞧見這麼合她心意的男子，就跟那戲文裡唱的一樣，恰是良辰美景花前月

下，俊俏兒郎突立眼前。 

她捨不得移開眼神，可後頭傳來的叫喚聲讓她不得不轉頭離開，只是回頭瞬間，她還是

忍不住多望向他一眼。 

回首瞬間的依依不捨，在下一刻就被幾聲急促的呼救聲給打斷，阮芝盈往呼救聲傳來的

地方望去，就看到幾個熟悉的小子慌慌張張地朝她奔來。 

「芝兒姊，芝兒姊，不好啦！老叔給捲進水窩子裡頭了！」帶頭的是住在隔壁的二栓子，

打著赤膊赤腳，就這麼慌慌張張地跑了過來。 

阮芝盈也顧不得剛剛還在想男人了，一聽是老叔落了水，連忙問道：「你們又到上游那

個潭子裡去玩了是不？老叔被捲進去多久了？」她把自己手上的東西一放，拔腿就往二

栓子他們奔來的方向跑去。 

她半點也不敢耽擱的，因為那個水潭子是這條小溪的轉折處，看起來沒什麼波浪，裡頭

卻常有大大小小的漩渦，別說是孩子，有時候就連大人都會被捲進去滅了頂。 

平日那裡是村子裡的人千叮嚀萬囑咐，孩子們絕對不能去的，可是夏日炎熱，哪裡攔得

住這些頑皮的小子！ 

也幸虧二栓子還懂得見狀況不對就跑出來求救，要不等到他們知道了消息再趕過去，老

叔肯定是半點活路也沒了。 

只是雖然這麼說，阮芝盈也不敢怠慢了這一丁點的時間，腳下跑得飛快，幾乎要把二栓

子給遠遠的甩在後頭。 

二栓子玩了半晌的水剛剛又給嚇住，體力有點跟不上了，看著阮芝盈越跑越遠，只覺得



雙腳跟灌了鉛一樣，越來越沉重，每一步都是靠本能邁出去，根本無法注意腳邊的變化，

突然，他絆到了一處草堆，整個人差點往前撲去，他閉緊眼，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疼痛。 

預想的疼痛沒有降臨。 

二栓子有點摸不著頭腦的睜開眼，就看見一個穿著秀才老爺衣裳男人正拎著他的領子站

好，緊接著就朝剛剛芝兒姊奔離的方向快速跑去。 

二栓子恍神了好一會兒，才連忙拔腿追了上去。 

阮芝盈到達水潭子的時候，水面上幾乎已經看不見老叔的蹤影了，她心裡一沉，定睛一

瞧，幸好還讓她瞧見了那隱約可見的衣裳一角，沒有時間讓她多想，她直接褪了鞋襪，

就跳入潭中。 

村子邊上就是小河，所以村子裡不管男女都是會泅水的，這也是她敢這麼輕易地跳下水

救人的原因。 

只不過她也怕自己還沒把老叔救起來就被同樣的水窩子給扯進去，所以跳的地方偏了邊

上一點點，一落入水後，定了定方向，她才擺動雙臂，往剛剛在上面看好的方向探去。 

幸好那水窩子並不大，老叔被捲住也只是因為腳踝被水草給纏住才沒辦法自己游上岸，

她快速地游了過去，解開纏在老叔腳上的水草，就拉著人開始往水面上游。 

不過意外總是出現在人最放鬆的時候，她才把老叔給托上水面，忽然就覺得腳踝一疼，

低頭往水下一看，一條水蛇瞬間消失在水草堆中，阮芝盈心道不好，想著自己果然還是

大意了，那是他們這地區特有的水蛇，毒性極強。 

咬著唇拚命把老叔給推到岸邊，正想用最後的力氣爬上岸時，被水蛇咬過的地方傳來一

陣陣抽搐感，讓她整個人無法施力，身子緩緩地往水裡滑落—她知道這是因為水蛇的毒

液沒能即時弄出來，又有許多大動作，導致毒性蔓延得更快所致。 

阮芝盈想要用力抓住岸邊的雜草，可是纖纖素指越是想用力，卻越是感到麻木，就在她

逐漸沒入水中，也慢慢感到絕望時，一雙結實而有力的手臂直接將她從水裡拉了起來。 

那熟悉的懷抱還有在頭頂上的一聲微微嘆息，讓她有些迷糊，就像是……兩個人第一次

見面的場景重現了。 

阮芝盈覺得自己從水中被救起之後，所有事情都像是戲曲演出一般，誇張而虛幻，宛如

身處夢中，讓人不敢置信。 

她眼神有些渙散的看著那名著青衫的男子將她放在岸邊的草地上，撩高她的裙子，直接

找到了那處被水蛇咬傷的地方，低下頭，溫熱的唇貼著她腳上的肌膚，吸取毒血往外啐。 

她覺得自個兒好像渾身都不對勁了，尤其是被他的唇貼過的地方，一陣火熱蔓延而上，

讓她腦子昏昏沉沉的，就這麼傻傻的任他為所欲為。 

「你們這是在做什麼！」 

突然，一聲熟悉的大喝傳來，阮芝盈也終於醒過神，昏昏沉沉的感覺消散了些，看著村

子裡一個個熟悉的面孔包圍住他們，她這才覺得大事不好。 

上回沒什麼人看見也就罷了，可這回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所有人都瞧見了他們兩個的親

密接觸，雖說不過是撩高了裙子的一角，可在這禮教大過天的時代，就是讓人看見女人

沒穿鞋子都已經是天大的事了，更別提他還捧著她的腳做出那樣羞人的舉動。 

站在最前頭的中年男人是阮芝盈的大伯阮大春，他一臉嚴肅地看著自家姪女，想了半



天，狠狠地瞪了邊上的外鄉人一眼，然後大聲斥喝著，「丟人現眼！丟人現眼！光天化

日之下就行這樣的事，也不怕丟了妳阿爹阿娘的臉面，丟了我們阮家村的臉面！」 

阮芝盈還沒來得及開口，就見到自家大伯已經從邊上村人手裡拿了一根棍子，就要往自

己的身上打來，她眼裡的驚慌還沒來得及浮現，就見到一個身影直直地擋在她身前，一

手攔下了阮大春的棍子。 

「這位老伯，還請聽我解釋一二。」 

易穆德剛剛在河畔就聽見了她和孩子們的談話，下意識跟上來，怕她一個姑娘家衝動之

下出了什麼意外，後來見她沉了下去，緊急將人給拉上來，看她抽搐的樣子，他聯想到

附近有名的毒水蛇，這才急忙幫她吸出毒液，這中間幾乎沒有經過任何思考，只是憑著

一股子衝動行事。 

這些人靠近他不是不知道，想著救人為先便沒停下來，只是沒想到這村中之人居然不分

青紅皂白，事情經過都還沒全盤了解，就要對一個弱女子下手。 

易穆德輕皺著眉，攔下了阮大春的棍子，一邊緩緩道：「方才這位姑娘救了孩子，卻不

慎被水蛇給咬傷，在下不過是……」 

阮大春粗聲粗氣地打斷了他的話，「咱們是鄉下粗漢，懶得聽你這書生文謅謅的說些廢

話，我只問一句，你今兒個這般行事，毀了咱們村子裡姑娘的清白，你有何打算？」 

易穆德皺著眉看向阮大春，怕是自己誤會了他的意思，開口問道：「老伯這是何意？」 

阮大春冷哼了聲，「你毀了咱們村子姑娘的清白，還是我的姪女，想不給句交代？那可

沒門，咱今兒個就把話給撂在這兒了，你今日要是沒給個說法，我就要大義滅親一回，

直接把這不知道臉面的丫頭給沉了塘，免得讓我們村子蒙羞！」 

易穆德這些年來不輕易動怒，可是聽著阮大春輕易的把自個兒放在心上的姑娘說得如此

輕賤，頓時一股無名火在胸口上沸騰著。 

「這是草菅人命！難道就沒有半點王法了？」他壓抑著怒火冷冷說道，一雙細長的眼裡

閃著冷意。 

「王法？這裡天高皇帝遠，更何況不過就是處理家事而已，扯得上什麼王法！」阮大春

冷冷一笑，「一句話，要嘛就三媒六聘，好好把我的姪女給娶了，要嘛就是閒事少管，

咱們要怎麼處置人，你沒這本事過問。」 

易穆德定定地看著眼前這群村民，方才那地上的小童已經被抱走，他身後的姑娘還濕著

衣裳瑟瑟發抖，可這些人一個個眼裡全閃著貪婪的光芒，沒人關注這個他才剛從閻羅王

手中搶下一命的姑娘。 

他心一橫，果斷的說著，「行！今日之事我定會給這位姑娘一個交代。」 

聞言，阮大春的臉色好看了些，輕哼了兩聲，看著易穆德那一身秀才衣裳，像是威脅般

提醒著，「咱們自然信秀才公說的話，只不過要是秀才公說話不算話……那也別怪咱們

村子規矩嚴，讓這毀了清白的姑娘安安靜靜地去了。」 

易穆德哪裡不明白這話裡的警告威脅，他握緊拳，看著眼前的村民，只覺得心疼身後的

姑娘。 

也不知道這樣單純的姑娘，是怎麼在這市儈貪婪的村子裡長大的。 

簡單談好了請媒人上門的事情，易穆德轉頭看向已經被村子裡的婦人給攙扶住的姑娘。 



她的臉色還帶著些許蒼白，連站著都費力氣，卻還是擔憂地看著他，那蹙著眉頭的神情

嬌弱的讓人憐惜。 

易穆德在許多人的注目下不好多說什麼，只是把自己隨身佩戴著的玉珮給摘了下來，遞

給了她。 

「這是我隨身的玉珮，就當是我承諾這件親事的憑證，妳等著我，我絕對會信守諾言的。」 

阮芝盈點點頭，眼眶裡瞬間盈滿了淚水，也不知道是信了他的承諾，還是感激他願意付

出終身大事的代價保她一命。 

易穆德轉身離去，那姑娘的淚眼卻在他心中揮之不去。 

很快的，他就會帶著她一起離開這村子，再也不會讓她如今日一般，無助地落淚。 

他在心裡這麼保證著，一回頭，她水盈盈的雙眼也朝著他望了過來。 

那眼底似乎有著千言萬語，讓他不敢多看，連忙轉過頭，只是心裡頭卻是更加的堅定了。 

 

第 2章 

這日天公作美，阮家村喜氣洋洋的，尤其是村長阮大春家的屋子裡更是貼滿了大紅的囍

字，村子裡的孩子一個個換上了新衣，屋前屋後跑來跑去，庭院裡，一張張大方桌擺了

出來，一盆子一盆子的好菜不停歇地由後頭的廚房往前端。 

等吉時一到，村子外頭放哨的村人喊著，「咱們的秀才公來啦！」 

一聲聲的傳話聲從村頭傳進來，等阮芝盈在屋子裡頭都聽見了那聲音時，屋子外頭的炮

竹聲也隨之而起，熱熱鬧鬧的炸開。 

一個臉尖的婦人聽著炮竹聲響，是阮芝盈的大伯娘陸氏，她帶著笑，手裡拿著紅布走到

了阮芝盈的面前，嘮嘮叨叨的念著，「芝姐兒，今兒個嫁了人，以後可就是大人了，切

莫再調皮了，要好好過日子，妳父母都去了，妳大伯怎生也養了妳這許多年，妳心裡要

存著他的一點好，嫁了人可別忘了妳大伯家，還有咱們這村子啊！」 

一邊從外村請來的媒人婆聽不下去了，連忙打斷了她的話，「唉唷！這娘家人要囑咐新

婦，隨意提點兩句就得了，重要的是這吉時可不能誤了，趕緊蓋頭快蓋上，還有最後一

口娘家飯也給含上，那金瓶也得拿手上了啊！」 

媒人婆一連串的吩咐，把一屋子的女眷都給調動起來。 

只是一邊忙著，這媒人婆心裡也是不屑得很，難怪人家秀才公得往外頭好幾個村找媒

人，別說是村子裡，就是這新婦的大伯一家也都像是拎不清分寸似的。 

都已經要嫁人了，這做大伯娘的當著一屋子人的面也不講點好聽話，盡說些婚後要好好

地提攜村子和娘家親戚的話頭。嘖！這臉皮真夠厚，也不想想當初這三媒六聘的，說是

趕時間，但半點禮數都沒少，別說是從這村子娶個美人，就是往城裡聘一個天仙都夠了。 

阮家人聘金聘禮收得足足的，那副見錢眼開的貪婪樣，媒人婆心裡頭自然是瞧不起，只

是看在自個兒也收了不少的媒人禮，總是要辦好這樁婚事，要不就憑這樣的家人，就是

長得再美她也不能說上半點好。 

隨著屋外越來越熱鬧，看著陸氏扯著紅帕還不趕緊給新婦蓋上，她心中存著氣，臉上卻

笑得更歡，「行了行了，咱們娘家人捨不得自家的好姑娘出嫁呢！」 

她一把扯過了紅帕子，仔細的替新婦蓋上，然後用自個兒厚實的身軀擠開了陸氏，牽起



了阮芝盈的手輕輕往上一抬，新婦也跟著這動作站起身，緩緩地往外走去。 

媒人婆摸著她的手，感覺到上頭的粗糙，先是一怔，但臉上笑容不減，嘴裡邊喊著喜慶

話，「吉時到了，新婦莫怕，咱們步子踩穩了，等著新郎官把妳迎回家去咧！」 

阮芝盈的臉被蓋住了大半，只露出微尖的下巴和一抹紅唇，只見著那紅唇綻放淺淺一

笑，即使沒看見全臉，也可想像那紅帕後頭的好顏色了。 

也難怪那秀才公整日心心念念著，換成她是男人，就是想盡辦法也得把這樣的美人給娶

回家啊！媒人婆心中暗嘆。 

屋外的炮竹聲響得幾乎聽不見人說話，她牽著新婦小心地踏出門檻，拉高了聲音，脆著

聲喊著，「新婦準備出門了—」 

屋外又是一長串的炮竹聲，在喧鬧的人聲中，一雙紅色靴子堅定而緩慢的落入阮芝盈有

限的視線裡，她接過了那人手中的紅色花球緞帶，噙著笑，一步步地隨他的腳步而去。 

她的心裡沒有不捨，反而是滿滿的喜悅。 

在她早已對成婚這件事情不抱什麼希望的時候，突然出現了這樣一個男子，勾引了她所

有的心神，甚至因為那一場「意外」而能夠成為他明媒正娶的妻，她如何不慶幸，如何

不歡喜？ 

紅蓋頭蓋著，沒人能夠知道阮芝盈歡欣的情緒，但是一臉粲笑的新郎官，大夥卻是看得

明明白白。 

歡喜盈滿了易穆德全身，尤其幾乎是從新婦踏出門後，他那一雙眼睛就眨也不眨的看著

她，半點都捨不得移開目光。 

直到新娘上了轎子，他才戀戀不捨的收回了目光，然後伴隨著喜氣的鑼鼓喧天，一路往

鎮子上的一處二進小宅院走去。 

隨著那熱鬧的聲響越走越遠，阮大春招呼了人開始吃喝，左右都是自個兒村子裡的人，

有些人憋了許久的話也終於忍不住問出口。 

「村長，咱們芝姐兒是瞧上那外地書生哪兒了，怎麼就來上這麼一齣，咱們村子裡誰不

知道，只要咱們芝姐兒想，不管哪個漢子都得捧著供著……」 

阮大春本來還帶著笑意，一聽那年輕人說的話後，馬上拉下臉來。 

「大娃子你胡說什麼？酒喝多了吧，哪裡是芝姐兒瞧上了那秀才，是那人要給村子裡一

個交代，才把咱們芝姐兒給娶走的！她好不容易出了門，誰要是嘴上沒把門胡亂說，到

時候……嗯哼！」他警告似的看了酒桌上所有人一眼，直把人都看得低下了頭，看似安

分了，才滿意的點了點頭。 

那被喚為大娃子的漢子陡然一個機靈，酒也醒了大半，連忙就給自己一巴掌，「唉唷！

這喝多了酒勁上來了，怎麼就搞混了呢？芝姐兒挺柔弱的一個姑娘，長得美又能幹，這

誰家娶回去不是供著呀，就我這張嘴胡說八道的，哈哈！」他乾笑了兩聲，想把自己的

失言給蒙混過去。 

幸好男方是外地人，要不然剛剛這一錯嘴的話要是溜到了新郎官耳邊，那他還能好嗎？ 

村子裡誰不知道，耽誤了誰的事，就不能耽誤了村長家的！ 

「不過……芝姐兒前頭那個未婚夫不也是秀才，叫……叫做趙寧成是吧？前幾日還瞧著

他在咱們村口罵罵咧咧的，怎麼今兒個卻不見人影了？」另一個喝得有些茫的漢子說



著，連名字都快記不清了。 

阮大春臉一沉，想起那個趙秀才和他那個寡婦娘的性子，終於知道究竟是哪裡不對了—

那兩個沒臉沒皮的今兒個居然連臉都沒露，這可不就是最不對勁的地方嗎！ 

他站了起來，臉色沉得發黑，喚了族裡幾個子姪就往外頭走，剛從屋子裡收拾完的陸氏

正好瞧見阮大春往外邁的腳步，問了句，「當家的，宴席都還沒吃完呢，這是要往哪兒

去？」 

阮大春沒說話，身邊湊熱鬧的幾個漢子幫著回答了，「還能往哪兒去？自然是去看看咱

們芝姐兒了，誰知道那趙秀才和他娘今兒個是不是跑去那搗亂了。」 

陸氏一聽，馬上就明白自個兒當家是在煩惱什麼，人也不攔著了，反而加快腳步也跟了

上去。 

「那我也得去，可不能讓那婆娘胡咧咧的亂說話，壞了咱們阮家的好事！」好不容易把

這姪女給嫁出去了，要是那臭女人真把事情給攪黃了，她非得撕了那不要臉的一家子！ 

一行人在阮大春的帶領下，氣勢洶洶的往鎮子上的新房而去，當他們剛轉進易穆德所買

的宅子巷口時，就聽到一個讓人厭惡的聲音大聲的喊著— 

「一女不二嫁！阮芝盈不守婦道，二嫁他人，本性甚淫！」 

淫個大頭！這是所有阮家村的人聽見這話時，腦子瞬間冒出的念頭。 

還不等阮大春等一幫男人衝上前去，把那說得正氣凜然的趙寧成給拽走，陸氏早已高呼

一聲，一馬當先的衝了出去，兩個巴掌就甩在趙寧成臉上。 

「淫個大頭！有人生沒人教的，虧你還是什麼秀才，連人話都不會說！看老娘不打死

你！」 

趙寧成沒想到會有陸氏這樣兇悍的婦人，完全不講半分道理，而是直接過來就打，兩下

巴掌挨得結結實實，身子都往後踉蹌了好幾步。 

「妳……君子動口不動手，妳根本是潑婦……」 

陸氏冷笑看著趙寧成，還有原本站在一邊，看見兒子被打連忙過來攙扶的趙大娘，「我

是潑婦？我就潑了怎麼著！用你的之乎者也來打我呀，我呸！不過是個敢做不敢當的廢

物點心，還真把自己當盤菜了！」 

趙寧成被羞辱也不是一次兩次，要是以往對上了陸氏這樣的婦人，他是寧可灰溜溜的敗

走，也不會留在這裡有辱斯文的和她撕扯，可今日不同。 

他今兒個就是要在這外地秀才的面前，拆穿阮芝盈是怎麼樣的女人！ 

趙家母子不愧是一家子，兩人心有靈犀，他都還沒開口，趙大娘就微微一笑，拉高了聲

音嚷著，「怎麼，我兒可有說錯？阮芝盈本來就是不守婦道，原本早早的許給了我家寧

成，結果卻又悄無聲息的另許他人，不過是瞧著他人富貴，嫌棄我家貧困而已，這般嫌

貧愛富，只說一句本性甚淫還是抬舉了她。」 

這巷子裡有喜事，本來就會吸引鄰居來看，前頭趙家母子已經在外頭大肆嚷嚷了好一會

兒，看熱鬧的人更多，如今連新娘的家人也加入混戰，這下幾乎附近的鄰里都跑了出來，

也把趙大娘這一席話給聽得明明白白。 

一時之間，許多人不免用懷疑或是鄙視的目光看著阮大春一行人，幾個嘴快的也開始說

起新婦的小話來。 



「哎呀，都有人說得這麼明白了，還指名道姓的，只怕不假，說不得這新婦……」說話

的朝邊上使了個眼色，那種盡在不言中的未完之意，卻是這時候許多看熱鬧的人心中共

同的想法。 

阮大春可不能眼睜睜的看著這對母子倆睜眼說瞎話，他在村子一眾漢子的簇擁下走了出

來，淡淡地看著一臉理直氣壯的趙家母子，又轉頭看向因為屋外的熱鬧而走出來的易穆

德，不疾不徐的開口，「既然有人要扯出往日舊事，那我自然也不怕丟醜，不介意把這

事情的前因後果全都說個明白。」 

趙家母子一開始還挺得意的，尤其是趙大娘，自詡是讀書人家，最是瞧不上阮家這樣的

務農人家，尤其是陸氏那樣無知的潑婦，方才看見輿論都倒向自己這邊，心中的得意自

是不必說，可一等到阮大春說不介意把往事拿出來細說的時候，饒是她覺得阮大春不過

是裝腔作勢，卻也仍舊有些慌了。 

不，不可能的！那阮芝盈做下那樣的醜事，怎麼敢提出來澄清？趙大娘在心中自我安慰

了下，原本有些惶然的心思重新安定了下來。 

阮大春當了多年的村長，看人看事老練得很，趙大娘心裡的變化瞞得過別人卻騙不了

他，要是之前他還會投鼠忌器一番，可如今自家姪女都嫁出門了，這外地的秀才看起來

也是個會誠心待自家姪女好的，那他又有什麼不敢說的？ 

易穆德看了好一會兒的熱鬧，俊秀的臉上帶著淡淡的笑意，「是啊，我也想知道到底是

何緣故，居然有人在我大喜之日直接鬧到大門口，指著我的新婦說她婦德不佳。」 

一邊站著的明月眼觀鼻鼻觀心，已經能知道接下來這對母子的遭遇會有多淒慘。 

別的不說，自家主子心情好壞他還是能夠看得出來，而現在這樣臉上帶著笑，恰恰就是

要整治人的預備表情。 

這些人也真是不會挑時候，沒聽過什麼叫做人生四大喜嗎？這洞房花燭夜可是其中之

一，尤其自家主子可是盼著這一天不知道盼了多少日夜，如今只差最後一步就進洞房

了，卻讓外頭這些找事的給打斷，是個男人都要上火啊！ 

趙寧成打剛才起就沒說話，直到聽見易穆德說話，這才上下打量起這個穿著大紅喜袍的

男人。 

他往日總有種優越感，覺得自己不過是懷才不遇，出生在偏僻的山村中，得不到名師教

導，又沒有萬貫家財，才會到現在還只是一個小小秀才，其實在這種小地方，他的成就

讓他的確有自傲的本錢和底氣，只可惜在看見了易穆德之後，那脆弱的自傲幾乎一下子

就被打成一片片，散落一地。 

沒有比較就不會有傷害，趙寧成之前不曾見過易穆德本人，聽阮家村的人一個勁兒說他

的好話，也只覺得是鄉下人沒多少見識，一分好也能捧出五分好處來，看見一個稍微齊

整些的男子就吹得像是潘安再世一樣。 

可如今正經面對了易穆德本人，不管他多麼吹毛求疵的去打量，卻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無

論如何都輸了。 

即使他認為自己的相貌比起其他村漢不知道好上了多少，可若與眼前這個男人相比，那

卻是沒有任何可以相比之處，更別說光看眼前這棟宅子還有今日婚禮時那熱熱鬧鬧的模

樣，趙寧成知道這是挖空了自己家的家底也做不到的。 



這一比較之下，越發襯得自己不如人了。 

那深深的忌妒還有不可言說的比較之心，讓他忍不住站了出來，故作清高的勸道：「這

位兄台，你打外地來，自然是不知道這其中齷齪，你今日迎娶之新婦先與我有婚約在前，

後因為行為不檢被我發現，又崇尚富貴，悔婚二嫁在後，如此惡劣行徑，實在不堪成為

我等讀書之人的賢內助，所以我今日拚著讓人閒話，也要把阮家女的惡行說出來，以免

兄台受騙。」 

易穆德微微斂下的眼眸裡滿是嘲諷。 

這個小秀才莫非以為其他人都是傻子不成？嘴裡說得好像是真心為他好，避免他受騙，

才特意鬧了這一齣大戲，可如果是真的怕他受騙，成親前幾日為何不說？剛剛的迎娶過

程裡也不說，偏偏要等拜堂後才說。 

即便這事情是真的，畢竟牽涉女子名聲，若是心中存良之人，豈會把事情嚷嚷的眾人皆

知？ 

這種特意敗壞前未婚妻清白之舉，細探其用心，就更讓人覺得這人的所作所為噁心。 

易穆德輕笑了聲，看向挺著胸膛，似乎正等著他出聲道謝的趙寧成，「明月，你說說……

無故毀人清譽，依據大滿朝律法，該怎麼罰呀？」 

明月非常機靈的站了出來，答道：「依照律法，無故毀人清譽者，鞭笞五十，若有功名

者，外加罰銀五兩。」 

易穆德看向瞬間僵住神色的趙寧成，似笑非笑的問道：「原來還有這等刑罰，想來趙兄

飽讀群書，必然是明白這件事的，卻還敢言之鑿鑿地毀我媳婦清譽，那必定是胸有成竹

的。來！既然鄰居都在，我們好好說個清楚，不然……這衙門也並非白開在那兒的不

是？」 

趙寧成臉上閃過一抹慌亂，就是趙大娘也覺得事情發展超出他們的預料。 

他們原本是想著，在這禮成之際把事情給鬧大，不管是阮家還是這外地書生，肯定會為

了面子好聲好氣的把他們請進去，好好談談封口的費用，再不濟，能夠攪黃了這樁親事，

那也是美事一件。 

可沒想到不管是阮家村的人還是這新郎官，一個個的都不按牌理出牌，彷彿對於別人怎

麼看都無所謂的樣子，倒是讓他們找不到台階下了。 

阮大春看這一對母子傻了，心中冷笑了聲，卻沒有打算放過他們的打算。 

之前是懶得理會這兩個只會噁心人的東西，又想著自家姪女畢竟還沒嫁出門，和無緣的

親家鬧得太過難看也不好，也就容忍了下來。 

沒想到這家子倒是沒臉沒皮，把他們的退讓客氣當成是怕了他們了，今日要是不好好教

訓這兩人一番，還真以為他們阮家村的人都沒有用！ 

「怎麼，不敢說了？那就讓我好好說說。」阮大春陰陰的看了趙寧成一眼，冷聲道：「趙

寧成，當初你和我家姪女的婚事，是你爹和我兄弟還在世時定下來的，所以前幾年你爹

去世後，我阮家可是出糧又出力，讓你們孤兒寡母不用煩惱生計，還讓你順順當當的考

上了秀才，可你這白眼狼是怎麼回報我們阮家的？」 

他頓了頓，如刀般銳利的眼神看著已經蒼白了臉的趙寧成，「在考取秀才後就瞧不上咱

們這些鄉下人，瞧不上我姪女了，是沒說要退親，卻拐著彎要讓我姪女從妻降為妾，好



讓你一邊能夠攀上鄰村王大戶的閨女，又能夠享有齊人之福，這口氣要是能忍，那咱阮

大春的名字就倒過來寫！」 

這一長串前因後果聽下來，在場的人腦子裡都已經主動補滿了一齣陳世美拋棄糟糠妻的

大戲，看向趙家母子的眼色也都帶上了鄙夷。 

「嘖！這活生生的就是一家子白眼狼嘛，定了婚約的未婚妻供他念書，沒想到考出個秀

才就翻臉不認人了。」 

「就是！而且退親後還不甘心，在人家的大喜之日汙衊姑娘家的清白，還說是讀書人

呢，如此狠毒……」 

周圍大大小小的議論聲讓趙寧成臉色一下青一下白，恨不得能自己挖了個洞跳下去，就

是趙大娘臉上也閃過一抹狼狽。 

趙寧成惡狠狠地瞪著阮大春，對於這家子一次次毀了他的好事感到無比憤怒，他無法反

駁阮大春所說的話，但更明白今日這白眼狼的名頭可不能就這麼坐實了，否則對於自己

未來的科舉之路可說是大為不利…… 

突然，他想起一件事，眼中滑過一抹陰鷙，心中發狠的想著，既然阮家把他逼到這等地

步，那就別怪他不留情面！ 

趙寧成抬起頭，直直地望著阮大春，「阮世伯，你硬要倒因為果我認了，可阮芝盈的確

是不貞不潔……你也別急著否認，我就提一件事，退婚那年有山匪來襲，為何只有你阮

家村完好無損？我還瞧見阮芝盈滿身狼狽地從山上下來，一個好好的姑娘家失了貞潔，

我還願意履行婚事，只讓她自降為妾，我已經算很對得起你們阮家……」 

他大放厥詞的指責話語還沒說完，阮大春再也按捺不住，大喝一聲，直接甩了他一個耳

刮子，那力道之大，讓趙寧成不只摔倒在地，嘴裡還噴出了一顆牙。 

「一派胡言！全都是一派胡言！」阮大春氣得渾身發抖，當初之事他明明已經封了全村

的口，卻沒想到讓這個畜生給看見了。 

趙寧成看著阮大春怒氣騰騰的樣子，也顧不得自己現在有多狼狽，陰惻惻的笑著說：「如

何？難不成是被我說中了心事，惱羞成怒才如此？」 

阮大春還要說話，突然一道軟糯又帶著堅定的清麗女聲插了進來— 

「為何要惱羞成怒？我阮芝盈今日在此發誓，若我不是完璧出嫁，就馬上坐回頭轎，吊

死在我阮家祠堂中，絕不會讓親人先祖蒙羞！」說著，她淡淡地看了一眼還癱坐在地上

的趙寧成，譏諷的問：「我敢用性命來發誓，你敢嗎？趙寧成趙秀才。」 

她沒想到自己不過成個親還有這些一波三折，本來是打算在新房裡好好等著就好，可是

聽著外頭的動靜越來越大，她才不顧媒人婆的勸阻，硬要親自出來瞧上一眼。 

就這麼剛好，她聽見了趙寧成的汙衊，氣得她立刻主動站出來，以維護自己的名聲。 

趙寧成還想說什麼，阮大春卻不肯給他這個機會，用眼神示意自己村裡的漢子，幾個大

漢登時一窩蜂往前撲去，堵嘴的堵嘴，拉人的拉人，直接把趙寧成給捆了。 

「那個……姪女婿，今兒個大喜的日子，咱們也就不讓這敗興的人繼續在這裡胡言亂語

了，我先走了啊。」阮大春說完，朝妻子使了個眼色，讓她把早已嚇得說不出話來的趙

大娘也給拽上，一起往回走。 

易穆德看得出來，阮大春是不想讓他繼續琢磨那趙寧成說的話，他若有所思地看向站在



身旁的阮芝盈，忽然覺得或許自己這新娶的媳婦兒還有許多他不知道的小祕密在。 

兩個人並肩準備往宅子裡頭走，本來是沉默無言的，可阮芝盈感覺到他的目光，主動抬

頭看向他，出聲打破沉默，「如何？你也不信我？」 

他的確是她看上的人沒錯，可是若他在這個時候有半點懷疑，或者是貶低的意思，那麼

這親事……便就此作罷吧。 

她知道今日之事很有可能在他心中埋下一根刺，即使他現在可以說服自己不想，但日後

兩人若有個磕磕碰碰的，那根刺遲早會成為兩人之間的一把利刃，將彼此傷害得體無完

膚。 

若真要走到那種地步，還不如現在就弄個清楚明白。 

站在邊上的明月倒是沒想到，這個小小村姑居然也挺有膽量的，見了剛才那樣的場面不

但不哭不鬧，還能夠主動站出來為了自己的清白發聲。 

甚至就連現在，她若是個聰明的，就該把這事情掩過不提，而不是直接挑明白了，硬要

將這事情攤開來。 

也虧得他主子是個能明辨是非的，知道剛剛那人就是存心想潑髒水，要不換成一般男

人，被暗指戴了綠帽，只怕這時候心底早就悶著一把火了。 

明月心裡一陣嘀咕，然後一抬頭就對上了自家主子的眼神，瞬間抖了一下，連忙又低下

頭去，招呼著門房把大門給關上，不讓無關的人繼續指指點點，緊接著又把宅子前頭的

一干人等給帶走，還給兩個主子們好好說話的空間。 

「我怎麼想的很重要嗎？」易穆德看著她清麗的容顏上浮現淡淡怒氣，好笑的說，「不

過就是一個小人而已，妳就這樣看低妳的夫君，覺得我會這麼容易受他挑撥？」 

阮芝盈一雙盈盈水眸簡單又明白的表示：她就是這麼懷疑的。 

易穆德挑了挑眉，覺得在這當口，他最好還是好好解釋一番，才不會讓他的小妻子對於

他這個人有著錯誤的認知。 

「我自個兒娶回來的媳婦兒，品性如何我當然清楚。」易穆德輕輕拍了拍她的頭，自然

地拉起了她的小手，感受著手背和手心兩種截然不同的觸感。 

其實他心裡對於阮大春那一家子也是沒什麼好感的。 

一個姑娘家失去了父母，打小過著寄人籬下的日子，可憐這小手粗得都有一層繭了，也

不知道做了多少的活計。 

邊心疼著自己媳婦兒，邊吃著小豆腐的易穆德，淡淡說道：「那人表面上說的義正詞嚴，

可雙眼左右搖擺，沒個穩定時候，就說明了此人心虛，且身為讀書人，此等私密之事卻

無視於妳的名聲，偏偏要挑在這樣的時候大鬧特鬧，更是說明了其居心不良，既然知道

這個人心術不正，又另有目的，他說的話我自然是一個字都不會信的。」 

再說了，一個小秀才和自個兒新娶的小媳婦兒說的話，他連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該信誰。 

阮芝盈不知道他一個轉念之間就已經想了那麼多，方才見到他站在門口幾乎沒什麼說

話，那樣淡然的神態讓她心中有著不安，以為自己的親事就要讓趙寧成給毀了。 

直到他雲淡風輕地說出這樣一席話來，她才終於鬆了一口氣，連從不知道何時開始就緊

繃的肩膀也都自然的落了下來。 

自己嫁的果然是打著燈籠都難找的好人，為了這份信任，她就是做牛做馬也得待他更好



才成。 

她的小動作易穆德自然是看在眼裡的，不免更加的心疼，也不知道她以往過的是什麼樣

的生活，是不是總是在看他人的眼色，否則怎麼會如此的敏感。 

一想到這種可能，他忍不住就想要多疼愛自己的小媳婦兒一點，最好能把所有她欠缺的

都給補上。 

兩人的想法雖然不大一樣，但最後的結論卻是出乎意料地一致了起來— 

一定要對他（她）更好才成！ 

 


